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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产业工人写作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
□柳冬妩

在专业作家创作产业工人题材文学作品的同时在专业作家创作产业工人题材文学作品的同时，，一一

批批产业工人自己拿起了笔批批产业工人自己拿起了笔，，书写自己的生活书写自己的生活，，与时代与时代

现场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现场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成为新大众文艺兴起的主成为新大众文艺兴起的主

体性力量体性力量。。产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出身的作家产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出身的作家，，他们对产他们对产

业工人的经历和境遇感同身受业工人的经历和境遇感同身受，，其作品能够从产业工人其作品能够从产业工人

内在的情感结构内在的情感结构、、立场和角度进行书写立场和角度进行书写。。他们的写作标他们的写作标

志着志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

韩少功的新作《张三李四》（湖南文艺出
版社，2026年1月），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
在这部颇具创新特质的短篇集中，故事的主
人公大多是普通人，作家凭借轻松幽默的笔
调，讲述了 48 位奇人和 48 件怪事的荒诞演
绎。这些既令人发笑又令人深思的普通人，
有着千奇百怪的性格。他们不甘命运的摆
布，在社会的风口浪尖如过山车般，一会儿跃
上命运的波峰，一会儿跌入幽深的波谷。每
个奇人都仿佛藏在现实世界里的“活神仙”。

在序言中，韩少功直言：“万家灯火，人
生百态，本是‘文学即人学’的最大关切所
在。而此书里的人物，多来自社会底层，差
不多都是‘路人甲’或‘群众乙’式的小角
色。他们并不是神，没有那么‘伟光正’，甚
至各有缺点和局限，却也是可能被世人熟视
无睹的一个个伟大生命，是历史中隐名的根
基和底色。”我想，韩少功之所以热衷于书写
这类人，不是为了博得哑然一笑，而是以一
种温和的方式，将他们的苦难和艰辛，一一
铺陈开来。 （刘小兵）

在历史的缝隙中记录存在
——读杨牧《我的非虚构档案》

非虚构写作的生命线在于真实。
诗人杨牧晚年倾力撰写的90万字巨著

《我的非虚构档案》（河北文化音像出
版社，2025年7月），是在20世纪90年
代畅销作品《天狼星下》的基础上，经
十年沉淀、扩展而成的完整的自传体
作品，也是一部沉甸甸的“存在记
录”。它远非一部简单的个人回忆录，
而是一次以自身为样本，对特定年代

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历经的坎
坷进行的深度勘探与灵魂书写。他将

“记录存在”视为此书的“全部目的”，
并庄严承诺，“即使我没有将所有真事
都全部写出来的义务，但我得保证写
出来的一定是真的”。

如果说真实是骨骼，那么贯穿全文
的坦荡、坚韧而又自省的态度，则是这部
作品的灵魂。杨牧一生历经波折，但他

笔下更多的是“面对一切苦难，全然接下
来，慢慢消化”的从容与力量。作为诗
人，他的笔触天然带有诗性的光辉。这
使得作品在具备历史厚重感的同时，也
充满了文学的感染力与审美价值。他的
语言雄浑、豪壮、深沉，常常在平实的叙
述中，迸发出诗意的火花。

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抵抗遗忘、确证
存在、指向未来的庄严行动。（岳保强）

蜉蝣天地，明月清风
——读阿来《东坡在人间》

林语堂把他看作是人间独一无二的人物，认为一提到
他，“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有人偏爱他“竹杖
芒鞋轻胜马”的从容；有人偏爱他“万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
吾安往而不乐”的旷达；也有人偏爱他“门前流水尚能西，休
将白发唱黄鸡”的积极奋进。他是苏轼，号东坡居士，世称苏
东坡。

与汗牛充栋的文学评传、历史实录不同，《东坡在人间》是

一部用脚步丈量历史、用心灵对话先贤的非虚构作品。阿来
没有选择全景式书写东坡的一生，而是聚焦他生命的最后时
光，以“十程”为脉络，将地理行走、史料考据、诗词解读与精神
思考融为一体，呈现的不再是神坛上的“词圣”，而是一位在伟
大与平凡、超然与入世、洒脱与执念间不断求索的“人间东坡”。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不同的苏轼。后记中，
阿来写道：“我要做的是一个寻迹而至的人，不能伟大，但要
靠近伟大；难以旷达，但要尽量阔大。”他以同行及追随者的
视角，深度进入真实历史轨迹中东坡浩瀚而细腻的内心世
界，告诉我们真正的东坡精神，不仅仅是豪放、旷达、超越，而
是怀着巨大的勇气与热情，投入并热爱生活。（盛新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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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领域，余华的每一部新作都
会成为焦点。时隔五年，继《文城》之后推
出的《卢克明的偷偷一笑》，打破了读者对
其“悲剧大师”的固有认知，也引发了许多
读者的争议。相关评价的分歧，不仅关乎
作品本身的艺术得失，更折射出当下文学
创作与阅读生态的深层变化，值得深入剖
析与理性审视。

作品引发争议的核心，在于其对通俗
性与深刻性的探索失衡。《卢克明的偷偷
一笑》摒弃了以往作品中沉郁厚重的叙事
基调，采用“段子手式”的快节奏表达，融
入大量互联网流行语与生活化调侃，让家
装公司老板卢克明的商海沉浮与情感纠
葛读来轻松无门槛。这种通俗化转向，既
是对短视频时代“短平快”阅读习惯的回
应，也延续了余华从先锋文学走向大众的
创作轨迹。但问题在于，过度追求通俗性
消解了文学应有的厚重感：诗意化的文学
语言被碎片化段子替代，《活着》中“老人
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的细腻描写，在新作中让位于

“医院里没病人，监狱里没亲人”的网络调侃；人物塑造
流于表层，卢克明的“混蛋”特质与偶尔的“仗义”缺乏内
在逻辑支撑，相较于《兄弟》中李光头的鲜活立体，形象
显得模糊空洞，难以承载深刻的人性追问。通俗化的表
达本可成为抵达大众的桥梁，但当形式创新压倒思想内
核，便容易陷入争议漩涡。 （李 宁 李 欢）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新时期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方案》，首次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出系统部
署，要求“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展现产业工人风采的
优秀文艺作品”。202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
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推
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明确要求“主流媒体要加大对产业
工人主人翁地位的宣传力度，创作出版、制作播出更多反映产
业工人风貌的优秀文学艺术、网络视听和影视作品”。推动和
引导“产业工人文学”发展，对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具有重要意义，但与研究其他类型的文学一样，我们面临的首
要问题显然是文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与“工业文学”“工人文
学”“打工文学”的概念虽有重叠，但“产业工人文学”更具新时
代新业态新大众的特征。

传统意义上，产业工人是指在现代工厂、矿山、交通运输
等企业中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工人。
今天的产业工人主要是指在第一产业的农场、林场，第二产业
的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以及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和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中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
入为生活来源的工人。产业工人被重新定义，“产业工人文学”
也应该被重新定义和理解。在专业作家创作产业工人题材文
学作品的同时，一批批产业工人自己拿起了笔，书写自己的生
活，与时代现场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成为新大众文艺兴起
的主体性力量。产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出身的作家，他们对产业
工人的经历和境遇感同身受，其作品能够从产业工人内在的
情感结构、立场和角度进行书写。他们的写作标志着“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

产业工人“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

广义上讲，“产业工人文学”既包括“产业工人作家”，也包
括其他作家创作的以产业工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广义上的

“产业工人文学”，侧重于“专业作家”写“产业工人”。在世界文
学史上和现代中国文学史册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艺术形象
谱系。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小说，实际上就是这种广义上的
产业工人文学。盖斯凯尔夫人的长篇小说《玛丽·巴顿》是英国
较早直接描写产业工人状况的小说，深刻有力地记录了劳工
阶层的日常生活感受。盖斯凯尔夫人的长篇工业小说《北方与
南方》重点放在人物面对工人阶级时所持的立场，致力于“工
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改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庐隐的短
篇小说《灵魂可以卖么？》反映纱厂女工的不幸遭遇。郁达夫的
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女工
生活的小说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草明以《原动力》《火车头》
等作品，成为工业题材文学的开拓者，其笔下的缫丝女工，体
现了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但是那时候的工业叙事，主要是
专业作家们进入工厂体验生活，进而将在工厂的生活经验转
化成文学作品，但体验生活的半径和时间都比较有限。从盖斯
凯尔夫人到郁达夫、庐隐、草明，他们自身都不是产业工人，产
业工人一直未能成为“产业工人文学”的写作主体。

狭义上讲，“产业工人文学”主要是指“产业工人作家”创作
的以产业工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来自产业工人内部的
文学书写。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涌现出一批工人作家，但由
于当时的文盲占比高达80%，工人写作并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
的文学作品，工人很难获得文化主体地位。但在改革开放后，特
别是本世纪以来，产业工人写作整体崛起，并推动了新大众文
艺的兴起。2024年7月，《延河》杂志刊发《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
文艺的兴起》，通过具体例子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外卖小
哥在送外卖的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打工小哥开起‘诗歌商
店’；保姆、保洁、保安、木工、电工、瓦匠等平凡职业者的呼喊与
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汇成新时代的‘新
工人文学小组’”，“他们超越了个体，获得了集体认同，实现了
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彻底质变”。产业工人文学创作的兴起，使
产业工人成为产业工人文学创作的主体，有力证明了新大众文
艺是一场创作者的革命，实实在在地冲击和重构了传统的文艺
生产关系与评价体系。写作主体的变化是新大众文艺的最主要
的变化，产业工人作家自己写自己的经历，无论是生活经历，还
是内心、情感经历，都为研究新大众文艺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本。

《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分析了新大众文艺兴
起的两大原因，一是“义务教育普及，劳动者文化水平普遍提
高，劳动者参与文学有了更广泛的基础”。二是“新媒体的产
生，为劳动者参与文学提供了极为便利而通达的载体”。这也

正是产业工人写作兴起的主要原因。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
况调查表明，产业工人平均年龄38.2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13.16年。产业工人更加依赖互联网及其衍生产品和服务，有
8.8%的职工正在或曾经依托互联网从事过开网店、快车专车
代驾、快递外卖、自媒体公众号、网络主播、教育培训及其他网
约服务等工作。《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指出，要

“打造网络学习平台”，“提高产业工人有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的意识和能力”。我们欣喜地看到，产业工人写作者，大都具备
了这种意识和能力，奠定了他们在产业工人文学创作中的“主
人翁地位”。只读过初中的建筑工人陆支传，2003年学会上网
后开始写诗。今年1月6日，他将发表在《作品》上的诗歌贴在
个人微信公众号“水渍”上，短短几天已经有上千人阅读，有人
在评论区留言“好诗是看得见的东西，如酒之浓郁，品者自知”。
去年他将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诗歌贴在个人公众号上，有
6000多人阅读。许多传统的专业文艺期刊，发行量不过几千份。
网络新媒介为包括产业工人在内的普通大众的表达创造了前
所未有的条件，创作者与评论者的互动，编者、作者与读者的互
动，“民间草根”与“大雅之堂”之间的互动，已经存在于普通大
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度嵌入网络空间，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在
微信朋友圈、屏幕上、评论区中，发生在随时随地的表达里。阅
读革命与创作者的革命相生相成，使产业工人“真正成为文艺
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

新就业群体的“无名英雄”走上文学舞台

王计兵是新大众文艺的代表性诗人，也是产业工人写作
的一个精彩缩影。2022年，作家杨丽萍发表报告文学《中国外
卖》，采访外卖员王计兵并引用他的诗歌，其中那首《赶时间的
人》被媒体人陈朝华转发到微博上，引来两千多万的点击量，
王计兵这位生长于民间的“无名英雄”一举成名。2025年，中
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赶时间的人》被印制成纪念卡
片。王计兵至今已经出版了五本个人诗集，总销量已突破20
万册。他在《人民文学》2025年第9期发表了散文《把平凡的生
活烟火编织成诗歌》，讲述了自己从农民工到成为“外卖诗人”
的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并强调自己是一千多万外卖员的一
员：“新就业群体，特别是外卖员，是当下最蓬勃的一个群体。
现在全国有一千三百多万外卖员。很多时候，我参加和外卖相
关的活动，都会强调我们是一个整体。”

全国总工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表明，包括快
递员、外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在内的全国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达到8400万人，他们是产业工人队伍的重要组成
部分。“快递小哥”胡安焉的纪实文学《我在北京送快递》、“的
哥”黑桃的《我在上海开出租》、女外卖员王晚的《我是外卖女骑
手》……都是新就业群体中涌现出来的较为有代表性的作品。

“快递员诗人”杨华之也是从新就业群体中走出来的产业
工人作家。杨华之在2025年8月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散
文《从北京到东莞》，记录了自己在北京跑快递的情形。杨华之
发表在《诗刊》2024年第2期和《北方文学》2025年第9期上的
两组《快递员手记》，以快递员的职业经历为基底，构建了一幅
快递从业者的生存图景和精神世界，有着日常经验书写的新
质性。比如，《分拣工》中对耒阳、枞阳、荥阳、淮阴、汤阴、汉阴
等一系列地名的罗列，通过细节堆叠展现分拣工的专业能力。
杨华之诗歌的新质性，在于彻底改变了以往基层写作中劳动
者“被代言”“被凝视”的客体地位，真正实现了劳动者作为书
写者的言说：分拣工“眼光一扫就能辨别”全国各地的地名，

“双手和眼睛永远充当着，两道准确分流的闸门”，这种对专业
能力的书写，颠覆了基层劳动者“弱势”的刻板印象；送快递上
山时摩托车熄火，在绝望的边缘，路边的山枣让他“找到了继
续上山的动力”。这些书写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构建了全新
的劳动者形象。产业工人文学如何书写劳动者的新生活与新
精神，杨华之的《快递员手记》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产业集群与产业工人作家群的形成

2026年2月13日，中国作协在《致全国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的新春贺信》中提及“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为文学注入新的生
命活力”，并列举了三个地方的写作现象：“湖南益阳清溪文学
村庄建设不断提升内涵，树立文学助力乡村振兴新典范。宁夏
西海固作家群薪火相传、不断壮大，广东东莞素人写作备受关
注。”西海固作家群的主体是农民作家，益阳清溪文学村庄的
守护者也是农民，但东莞素人（新大众）写作群的主体构成则

是“产业工人作家”，东莞为我们研究产业集群与产业工人作
家群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极好案例。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中指出，“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创造社会
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的骨干力量。”我国现有2亿产业工人，广东省拥有约2500
万产业工人，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东莞拥有产业工人超过500
万，约占全省五分之一。东莞的产业工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
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是支撑东莞制造业发展的基石，也推动
了产业工人文学创作和新大众文艺创作的蓬勃兴起。东莞的
产业集聚地，也是产业工人写作的集聚地。在东莞形成了几个
有影响的产业工人作家群：一是莞樟路打工作家群。莞樟路是
东莞东西向交通动脉，贯穿多个工业重镇，曾是东莞制造业腾
飞的城市骨架，如今正被重新定义为一条承载产业工人作家
集体记忆的“文学之路”。王十月、郑小琼、阿微木依萝、李知
展、穆肃、萧相风、周齐林、许强、刘大程、闫永群、汪雪英、房忆
萝、马益林、吴立国等数以百计的“产业工人作家”，包括我自
己在内，我们在莞樟路旁边的几个城镇上，留下了各自的“打
工经历”“市井人生”。二是长安镇打工作家群。长安镇是制造
业强镇，是东莞第一个“千亿镇”，塞壬在这里写出了《日结工》
《无尘车间》，莫华杰写出了《世界微尘里》，洪湖浪写出了《牛
小米外企打拼记》。模具师傅胡云在2025年荣获了东莞荷花
文学奖，女工李志仙在《中国作家》影视版2026年第2期发表
几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残阳如血》，石材厂工人曾为民的诗
集《赶石头的人》进入探照灯好书入围名单。“打工摄影家”占
有兵的纪实性作品《如此打工30年》，入选《作家文摘》2025年
度十大非虚构好书。三是大岭山镇打工作家群。2001年6月
18日《大岭山报》副刊，发表五金厂女工郑小琼的处女作《荷》，
具有文学史意义。最近大岭山镇又冒出两名优秀的产业工人
作家。《中国作家》2025年第9期纪实版开设“大众写，写大众”
栏目，刊出该镇产业工人周其讲述其打工经历的《花开正逢
时》，第10期文学版发表周其反映产业工人生活的散文《铁与
茧》。该镇“皮匠作家”周一在《花城》2025年第5期上发表散文
《扯皮的人》，被《新华文摘》2025年第12期转载。这篇散文讲
述了一个关于制造业和产业工人的故事：写一个印度制革师
傅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工艺的执着追求。

今天的产业工人写作，大部分属于农民工写作。全国总工
会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表明，全国职工总数约为
4.02亿人，农民工群体则有2.93亿人。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比
例超过半数，占比最高的制造业接近六成，广东的占比应该更
高。农民工写作，以前一直称之为“打工文学”，与专业作家所
写的农民工题材作品有所区分。几十年来，农民工写作，延续
了文艺大众化的精神脉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独
特的发展逻辑。如东莞塘厦镇电子厂女工邝美艳就是“把农民
工培养成高素质现代产业工人”的一个典型，也是产业工人写
作的一个典型。邝美艳作为共青团广东省委“圆梦计划·北大
100”的首批学员，拿到了北京大学的本科文凭，还实现了自己
的作家梦，出版了散文集《流水线上的青春》。她以在场者的视
角记录工友故事，书写自己从乡村少女到现代产业工人、城市
写作者的人生历程。2025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在解读“十
五五”文化热词“新大众文艺”时，发表了邝美艳的《与文学不
期而遇》。文中写道：“我身处的时代、脚下踩着的大地极其不
简单。我身边站着一大群人，来自天南海北，经历时代巨变，城
市工厂碰撞出源源不竭的创作素材，大家一人一笔，共同绘就

了广东素人写作的‘清明上河图’。”从中我们不难读出，产业
工人作家有着非常明确的集体意识，他们的文学创作不是单
打独斗，而是“一人一笔”的群体写作，每个人笔下的生产工具
与空间场景都浸透了产业工人共同的生活记忆。

让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写作者被看见

新大众文艺和专业文艺越来越具有兼容性，是新大众文
艺兴起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延河》编辑部在《新传媒时代与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中所指出的那样：“新大众文艺与传统专
业文艺互相促进，专业文艺借助新大众文艺获得新的生命与
活力，新大众文艺也借助专业文艺登上大雅之堂，获得广泛认
可。”“新大众文艺”与“专业文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互
相促进的关系。产业工人写作，就充分体现了新大众文艺与专
业文艺的兼容性。

建筑工人群体大多来自基层，学历背景相对普通，但在新
大众文艺与专业文艺的共同托举下，却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写
作者。装修工程鹏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出版诗集《装
修工》，2026年第3期《中国作家》纪实版“大众写，写大众”栏
目推出他的作品《装修现场》。《人民文学》杂志曾两次重点推
出建筑工陆支传的“兴观群怨之作”：2018年第1期《人民文
学》，在“新浪潮”栏目里发表了陆支传的组诗《慈悲》；2023年
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了陆支传的组诗《104国道》，共有十
首诗，每首都堪称经典。《作品》2026年第1期，刊登了陆支传
的23首诗歌，接近400行，是这位建筑工人发表诗歌最多的一
次。在《另一些月光》《过客》《工地门口的落日》《秋阳》等诗里，
陆支传能从自己的工地生活中捕捉诗意，提炼出神奇的想象，
兼具优美的抒情、口语的可读性与伦理思考的深度。从语言的
纯熟度来看，他已经是一位很专业的诗人。让我们读一读他的
《工地门口的落日》：“沉默一天的夏虫开始叫了/一浪浪的，声
音的海洋/使波涛下忙碌的人/忘记了流逝//这浩大的背景啊/
落日是谁的喉结/现在，它卡在离地面不远的地方//人世慈
悲，让别离的话语/再多忍一个时辰”。这样充满“慈悲”的诗歌
话语，写出了劳动大众内心最真的东西，这是新大众文艺的大
众性、人民性的基本表征。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作协主办的专业文学期刊《作品》，
为研究“新大众文艺与传统专业文艺互相促进”也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样本。曾经的产业工人王十月、郑小琼分别担任《作品》
的主编和副主编，他们对新大众写作者保持着朴素的情感，同
时对来稿的质量又有着非常专业的审美要求。在陆支传之前，
《作品》已经推出了很多“产业工人作家”和其他新大众文艺写
作者的作品，如“烧烤诗人”温雄珍、“清洁女工作家”王瑛、“外
卖女写手”王晚、“外来妹诗人”陈一默等。王瑛与温雄珍的作
品，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借助专业文艺管理部门和
专业文艺出版机构登上大雅之堂，迈入规范化、专业化、精品
化阶段，并受到了广泛关注。

随着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从“幕后”走上“台前”，创作反
映个人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出现，担心
热潮之下可能会出现题材同质化、创作套路化、不可持续或自
我重复等问题。因此，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与产业工人
写作，要避免被流量裹挟，更需要传统专业文艺机构的发现、
筛选和评定，让更多的王计兵们、陆支传们、温雄珍们登上大
雅之堂，这样才能留下更多优质的作品。

（作者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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